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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宋代 卜者人数增多,占 卜书籍增多,占 卜方式增多,占 卜被社会各阶层广泛地运用于社会生活各领域 ,各

种政治势力还将占卜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宋代占卜盛行 ,具体原因虽多,但关键在于当时社会流动的趋势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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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卜是一种极为古老的迷信形式 ,源于神灵崇

拜 ,早已成为习俗。在文明程度相当有限的古代社

会 ,出 于对天灾人祸的恐惧心理和对趋吉避凶的急

切企盼 ,人们采用多种迷信手段 ,推断吉凶祸福。这

些迷信手段统称前兆迷信 ,又称占 卜。占 卜作为人

们的普遍行为 ,广泛而深刻地影响到包括宋代在内

的古代社会生活乃至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 ,并前后

有所变化。然而 ,对于宋代的占卜,据我所知 ,迄今

为止 ,尚无专文论述。有鉴于此 ,本文拟对宋代占卜

的盛行及其影响和成因作一初步探讨 ,以期从一个

侧面反映宋代社会的面貌以及唐宋之际的社会变

迁。

- 占卜的盛行
关于宋代的占卜,王 曾瑜先生曾扼要指出 :“ 宋

朝是当时世界上文明程度最高的国家 ,其巫 卜的盛

行 ,绝不比周边国家逊色。
”
[1](255页 )岂止横向比

较辽、夏、金 ,即使纵向比较唐、五代 ,宋代占卜的盛

行程度也有过之而无不及。下列三个
“
增多
”
,即是

证明。

其一 ,卜者人数增多。王安石在《汴说》一文中

说 :卜者
“
抵今为尤蕃。举天下而籍之 ,以 是自名

者 ,盖数万不啻 ,而汴不与焉 ;举汴而籍之 ,盖亦以万

计
”
[2](卷三十二)。 开封这个百万人口的城市 ,卜

者竟
“
以万计
”
,所占比例之高实属惊人。当时 ,巫 、

卜不分。宋仁宗时 ,豫章(即今江西南昌)巫者 1900

余家[3](卷二)。 宋神宗时 ,虔州 (即今江西赣州 )

巫者 sT00家 [4](卷三三四《刘彝传》)。 可见 ,外地的

专职或兼职 卜者为数不少。《古今图书集成 °博物

汇编 ·艺术典》辟有
“
卜筮部名流列传

”
、
“
星命部名

流列传
”
、
“
相术部名流列传

”
、
“
术数部名流列传

”
,

唐代人传者仅 zO人 ,宋代则多达 39人。这也可作

为宋代 卜者比唐代增多的佐证。

其二 ,占 卜书籍增多。宋代的 卜者并不都是江

湖术士 ,特别在其所谓
“
名流
”
当中,不乏文人雅士。

陈抟、种放等著名隐士 ,钱若水、司马光等朝廷重臣 ,

邵雍、蔡元定等理学名家 ,均精于所谓
“
占卜之学

”
。

这些文化程度极高的上层人士参与其中,促成宋代

占卜书籍明显增多。《丨日唐书 ·经籍志》、《新唐书

·艺文志》、《宋史 ·艺文志》
“
易类
”
、
“
天文类
”
、

“
历算类
”
、
“
五行类
”
均著录了不少占卜书籍。稍加

比较 ,即可发现 ,宋代这类书籍多于唐代。为适应占

卜书籍增多的需要 ,《宋史 ·艺文志》新开辟了
“
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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龟类
”
,专门著录占 卜书籍 35部。宋代的占 卜书籍

传世者较多 ,诸如张行成《冀玄》、司马光《潜虚》、邵

雍《皇极经世》、祝泌《六壬大占》、徐子平《三命消息

赋注》、杨维德《遁甲符应经》之类 ,不胜枚举。尤其

是至今仍尽人皆知的《麻衣相书》,相传即是北宋麻

衣道者所授 ,或陈抟所著。据记载 ,后来官至同知枢

密院事的钱若水青年时代拟跟随陈抟学道。陈抟
“
初谓若水有仙风道骨 ,意未决

”
,乃请麻衣道者

“
观

之
”
。麻衣道者断言 :“做不得。

”
但又说 :“ 急流中勇

退人也。
”
钱若水于是

“
不复留
”
,但后来果然

“
年才

四十致仕
”
,“急流中勇退去

”
[5](卷二)。 可见 ,有

关《麻衣相书》作者的传说 ,并非向壁虚构。

其三 ,占 卜方式增多。据黄正建先生在《唐五

代占卜略论》一文中归纳 ,唐、五代的占卜方式大约

有占星、相术、禄命、卜筮、易占、占梦、测字等 12种

[6]。 其中,占梦在北宋仍盛行 ,但由于其办法过于

简单、直观 ,到南宋被淘汰。南宋人洪迈称 :“今人

不复留意此 卜,虽市井妄术 ,所在如林 ,亦无一个以

占梦自名者 ,其学殆绝矣。
”
[7](续笔卷十五《古人占

梦》)除占梦而外 ,其它各种占卜方式 ,宋代一概沿用

并有所发展。如三命术 ,其鼻祖据说是唐人李虚中 ,

而宋人徐子平则加以发展 ,将年、月、日推算演变为

年、月、日
`时
同时测算 ,既神秘又易于普及 ,很快风

行于天下。此术因完成于徐子平之手 ,又称
“
子平

术
”
,俗称
“
合八字
”
。宋人还创行了一些新的占 卜

方式 ,主要有三种。一是星禽 ,相传系北宋初司天监

王处讷所创。他曾用此术为僧赞宁推命 ,断定
“
其

命孤薄不佳
”
[8](卷 下)。 《宋史 ·艺文志五》五行

类著录有《七曜气神星禽经》等书。此术以五行二

十八宿与各种禽兽相配 ,附会人事 ,以 占吉凶。二是

揣骨 ,相传系宋太宗时一瞎眼相士所创。它通过揣

摸人的骨骼高低、广狭、长短等 ,以推断人的贫富、智

愚、贵贱、寿夭 ,又称
“
摸骨相
”
。据记载 :瞎眼相士

为官员王继忠摸骨相后断言 :“ 此人可讶 ,半生食汉

禄 ,半生食胡禄。
”
[9](卷 四)王继忠后来被辽军俘获

后 ,果然出任高官。此事显然出自后人附会。三是

卦影 ,相传为宋仁宗时成都人费孝先所创。据记载 :
“
自至和、嘉祜以来 ,费孝先以术名天下 ,士大夫无

不作卦影 ,而应者甚多。
”
[10](卷十一)此术

“
取人生

年、月、日、时成卦 ,系 之以诗 ,言人之休咎
”
,“ 又画

人物、鸟兽 ,以寓吉凶
”
[11](三 钞卷十二)。 值得注

意的是 ,宋代的占 卜更加平民化。如
“
乾道中,浮梁

村落间,有术士方大年 ,精 于禽课 ,邑 人称为方星

禽
”
[12](支庚卷二《方大年星禽》)。 这名乡村 卜者甚

至用星禽术推测盗贼藏身之处 ,直至破案。岂止星

禽而已,上述种种占卜方式均在民间广为流行。

二 占卜与社会
宋代同前代相比,占 卜被社会各阶层更加广泛

地运用于社会生活各领域。与唐宋之际的社会变迁

相适应 ,宋代的占 卜又有其不同于前代的特点。前

代 ,人们集中地为选择所谓
“
黄道吉 日

”
而运用占

卜;宋代 ,人们更多地为预测自己的前程与命运而求

助占卜。理学家程颐对此早有发觉 ,他敏锐而明确

地指出 :“ 古者 卜筮 ,将 以决疑也。今之 卜筮则不

然 ,计其命之穷通 ,校 其身之达否而已矣。
”
[13]

(《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五)占 卜从注重
“
决疑
”
到侧重

“
计命
”
,足以反映唐宋之际的社会变迁。这一变化

突出地表现在宋代社会生活的以下三个领域。

其一 ,科举。与唐代相比,宋代科举的地位又有

提高 ,成为朝廷选拔官员最主要的途径。司马光说 :

“
国家用人之法 ,非进士及第者不得美官。

”
[14](卷

五《贡院乞逐路取人状》)人们特别看重科举 ,科场竞争

格外激烈。宋神宗时 ,尚书左丞蒲宗孟指出 :“举天

下而计之 ,三 年之间,率 多数十万人而取三四百

也。
”
[15](卷一百三十六《用人》)依此计算 ,科举录取

率低至 1‰左右。当时 ,不仅
“
世人获甲科者绝少

”

[16](卷十二),而且偶然性极大 ,饱学之士名落孙山

的事时有发生。参与科场竞争的士人在感叹
“
功名

富贵真难致
”
[12](支 丁卷六《南陵仙隐客》)之余 ,只

得求助于所谓
“
神灵
”
以及占 卜。因此 ,名 山大刹

“
每当科举岁 ,士人祷祈 ,赴之如织

”
[12](支 丁卷八

《陈尧咨梦》)。 同时 ,“ 京师卖 卜者 ,唯 利举场时
”

[17](卷七十三《卜者》)。 如熙宁九年(公元 1076年 )

适逢省试 ,开封
“
相国寺一相士 ,以技显 ,其肆如市 ,

大抵多举子询扣得失
”
[12](支丁卷七《丁提科名》)。

卜者每遇这一发财良机 ,“举人占得失 ,取之各有

术
”
。他们敛财的方式不外两种。一是-概说是 ,
可贪近财。

“
有求目下之利者 ,凡有人问,皆 曰必

得 ,士人乐得所闻,竞往问之
”
。二是一律说不 ,可

图远利。
“
有邀以后之利者 ,凡有人问,悉 曰不得 ,

下第者常过十分之七。皆以谓术精而言直 ,后举获

倍 ,有 因此著名 ,终 身享利者
”
[17](卷七十三《卜

者》)。 真可谓左右逢源 ,说是说不 ,都能骗钱。不少

卜者趁机大敲竹杠。如绍兴五年(公元 113s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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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安一相士断言汪应辰必中状元 ,但开出天价 ,“ 吾

言不妄 ,当与我五万钱
”
[12](支戊卷十《李汪二公卜

相》)。 一言以蔽之 ,宋代的科举考试之年正是占 卜

之风最盛之时。

其二 ,婚姻。古人将婚姻视为
“
人伦之首∵,作

为
“
终身大事

”
。占 卜早已运用于婚姻。其主要用

途有两种 :一是预测男女双方的属相是否相克 ;二是

选择吉日,确定婚期。除上述两种而外·,占 卜在宋代

普遍被人们运用于预测男女双方 ,特别是男方的未

来前程 ,以便选择配偶 ,尤其是女婿。相传 ,仁宗初

期的宰相晏殊挑选仁宗后期的宰相富弼做女婿 ,靠

的是会看相的王青。他一看就料定 ,还是个穷书生

的富弼
“
须做宰相 ,明 年状元及第

”
[18](卷上)。 仁

宗前期的宰相吕夷简青年时代被知福州马亮招为女

婿 ,则是由于马亮本人
“
善相人
”
[18](卷下)。 据

说 ,南宋中期的儒将赵方早年穷愁潦倒 ,且
“
奇形古

貌 ,眼有大小
”
。但是 ,卜 者认为这是一副贵人相 ,

“一眼大 ,一眼小 ,大者观于地 ,小者视四表
”
。岳阳

(今属湖南)富人胡氏听信 卜者之言 ,不顾妻子反

对 ,以女
“
妻之
”
[19](前 集卷二《赵方异相》)。 南宋末

年的宰相陈宜中被一位商人选为女婿 ,则是由于这

位商人本人会占卜。他
“
推其生时 ,以为当大贵 ,以

女妻之
”
[4](卷四百一十八《陈宜中传》)。 与前代不

同,宋代用占卜方式选择女婿成风。这表明人们选

择女婿 ,尤其注重男方本人的未来前程 ,不再特别看

重男方家庭的现实状况。这正是宋代
“
婚姻不问阀

阅
”
的具体表现之一 ,根本原因则在于典型的官僚

政治已取代严格的门阀政治[20]。

其三 ,仕途。如果说魏晋乃至隋唐是格外崇尚

阀阅的时代 ,那么宋代则是特别崇尚官职的社会。

士人跑官成风 ,他们
“
日有奔趋 ,闻风即至,未尝暂

息
”
,人们给跑官者取下了

“
望火马
”
、
“
日游神
”
等绰

号[21](卷二)。 宋代虽以冗官著称 ,其实名额不限 ,

全国官员最高额
“
凡四万二千有奇

”
[” ](卷四十七

《宋内外官员数》)。 北宋中期以后又员多阙少 ,有员

无阙、有官无权者为数不少。何况官场争夺激烈 ,官

员权位往往难保 ,以致有
“
朝士今日不知明日事

”
之

说[23](卷二十《杂事》)。 由于仕途未知因素太多 ,官

员们居然相信
“
人生皆有定分 ,不容少有侥幸

”
[γ ]

(续集卷上《范元章梦》)。 于是 ,“ 士大夫无不作卦

影
”
,卜 者
“
出人将相权贵之门

”
[乃 ](卷五)。 官员

聚集之地即是 卜者发财之处。如开封相国寺、临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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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瓦等皆是
“
士大夫必游之地 ,天下术士皆聚焉。

凡挟术者 ,易得厚获之来
”
[冗 ](卷下)。 相国寺一术

士
“
一命必得千

”
,郑绅、郑居中叔侄不惜重金 ,“ 同

往议命
”
。据说 ,术 士料定两人之命同为

“
异姓真

王
”
[“ ](卷中)。 后来果然不出所言。然而 ,“ 以命

术闻于京师
”
的僧化成却把蔡京的命算错。他一再

断言 :“此武官大使臣命 ,他时衣食不缺而已,余不

可望也。
”
蔡京因此

“
大病
”
[27](卷 下)。 这实不足

为怪。奇怪的倒是政和、宣和年间 ,朝廷
“
除擢侍从

以上 ,皆先命日者推步其五行休咎 ,然后出命
”
。难

怪 卜者公然炫耀 ,“ 士大夫穷达 ,在 我可否之间
”

[28](卷三《日者谈休咎》)。 朝廷居然如此愚昧 ,卜者

的地位竟如此之高实令人咋舌。

三 占卜与政治
宋代占卜不仅运用于社会 ,而且从属于政治。

各种政治势力几乎无不利用占 卜,作为政治斗争的

工具。这些政治势力主要有以下三种。

其一 ,历代帝王。宋太祖当年创立北宋 ,便利用

占卜。军校苗训
“
号知天文

”
。他诳称 :“见日下复

有一日,黑光久相磨荡。
”
并断言 :“此天命也。

”
[⒛ ]

(卷一)这即是发动陈桥兵变的主要借口之一。太宗

在做晋王时 ,卜 者马韶依据所谓
“
星命
”
,料定 :“ 明

日乃晋王利见之辰也
”
[4](卷四百六十一《马韶传》)。

太宗次日果然即位 ,马韶因此人仕为官 ,官至太常博

士。真宗在做寿王时 ,太宗拟立为太子 ,因陈抟
“
善

相人
”
,令他前去相面。陈抟

“
及门亟还

”
。声称 :

“
王门厮役皆将相也 ,何必见王?” 于是 ,“建储之议

遂定
”
[30](卷七)。 徽宗登基前夕 ,更是利用占卜大

造舆论。据说 ,哲宗曾就皇嗣问题 ,询 问有
“
神翁
”

之称的 卜者徐守真。徐
“
大书
‘
吉人
’
而二字上之 ,

一时莫晓
”
[乃 ](卷一)。 过后方知 ,徽宗名佶 ,拆开

即是
“
吉人
”
二字。相国寺相士陈彦早已将徽宗的

命定为
“
大横之兆

”
即
“
天子之命

”
[28](卷六《卖卦

陈》)。 他以后因此官至节度使。不必再举例 ,所有

这些 ,无非是帝王利用占卜,将其一家一姓一人的统

治神化为所谓
“
天意
”
。

其二 ,农民起义。北宋初期 ,李顺即将占卜作为

发动起义的工具。据记载 ,—相士对李顺说 :“汝有

异相 ,当为百日偏霸之主
”
[31](卷九);一 卜者

“
析

顺字 ,谓 /居川之傍一百八 日
’”
,“较其即位 ,授册

之日,不差毫发
”
[32](卷二)。 这也可视为统治者对

农民起义的迷信解释。另据记载 ,北宋中期的王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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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图谶诸书

”
[⒛ ](卷一百六十一);北宋末年的方

腊
“
托左道以惑众

”
[4](卷 四百六十八《童贯传附方腊

传》);南宋初年的钟相
“
挟左道以惑众

”
[33](兵十之

三十二)。 这些虽属诬蔑之语 ,但从中可以推测 ,王

则等人也很可能利用占 卜。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

农民起义将占卜作为政治斗争的手段 ,自 在情理之

中。

其三 ,反叛势力。其中最突出的事例 ,莫过于宋

神宗时的赵世居案和宋宁宗时的吴曦之叛。赵世居

是宋太祖的玄孙 ,与李世宁、李逢等人过从甚密。他

们擅长
“
言人休咎

”
[10](卷五),宣称

“
世居当受天

命
”
[34](卷 十六),企图利用占 卜,拥立赵世居 ,结果

被处死 [35]。 吴曦乃名将吴磷之孙、四川安抚副

使 ,拥兵自重 ,早有反叛朝廷之心。据说 ,他夜观星

相 ,发现
“
月中有一人

”
,“与己惟肖

”
,即宣称 :“我当

贵
”
[32](卷八),并起兵。很清楚 ,吴曦无非是假托

神奇以自欺并欺人。一 卜者则对吴曦之叛作迷信解

释 ,他
“
拆曦字 ,谓 /三十八日,我乃被戈”[32](卷

二),认为吴曦虽必反无疑 ,但 38天 即覆灭。古人往

往不是用历史解释迷信 ,而是用迷信解释历史 ,这又

是证明。此外 ,如宋徽宗时的赵谂、张怀素等均利用

占卜谋反。赵谂出身进士 ,官至太常博士 ,相传他
“
梦神人授以诗

”
。曰 :“冕旒端拱披龙衮 ,天子今年

二十三。由此有猖狂之念。
”
[36](后录卷七)赵谂自

称天子 ,并改元隆兴。张怀素则是个
“
以占风水为

生
”
的流民,自 号

“
落拓野人

”
。据说 ,他

“
言人休咎

颇验 ,群小从之如市
”
,并声称
“
金陵有王气 ,欲谋非

常 ,分遣其徒 ,游说士大夫之有名望者
”
[36](后录卷

/`)。 与吴曦不同 ,赵、张二人均无任何实力 ,一被揭

发 ,即被处死。但是 ,由 此也可看出,占 卜确属宋代

一切政治势力必用无疑的工具。

四 占卜盛行的原因
宋人徐度早已指出 :“ 所谓命术者 ,类不可信 ,

其有合者 ,皆偶中也。
”
[” ](卷下)莫说一般江湖 卜

者 ,就连被朱熹视为
“
老友
”
、著有多种占 卜书籍的

理学家蔡元定 ,虽然号称
“
通术数
”
,但
“
其间吉凶不

能皆验
”
。他被斥为

“
妖人
”
,贬死道州 (即今湖南道

县)后 ,仍有人著诗 ,予以冷嘲热讽。诗曰 :“ 掘尽人

家好陇丘 ,冤魂欲诉更无由。先生若有尧夫 (即 邵

雍)术 ,何不先言去道州。
”
[37]

行文至此 ,人们或许会问 :占 卜分明是迷信 ,宋

代科技进步 ,朝廷又严格禁止 ,何以占 卜如此盛行 ?

宋代的科技确有进步 ,然而岂止宋代 ,直到近代 ,科

技的进步都不足以改变人们神灵崇拜的观念 ,扭转

由来已久的占卜习俗。

至于说宋代严格禁止占卜,虽然事出有因,但并

不完全是事实。的确 ,从北宋初年开始 ,朝廷即屡降

禁止占卜之诏。诸如宋太宗于太平兴国二年 (公元

977年 )十月降《禁天文相术六壬遁甲三命及它阴阳

书诏》[” ](卷十八),宋真宗于景德元年(公元 1004

年)正月降《禁习天文星算相术图谶诏》[38](卷一

百九十八),又于景德三年(公元 1006年 )四月降《禁

天文兵书诏》[38](卷一百九十九),宋神宗于熙宁八

年C公元 1075年 )四月降《禁私有图谶及私传习者

诏》[” ](卷十八)之类 ,简直举不胜举。诏令斥责 卜

者
“
所习皆懵昧 ,无所取。盖矫言祸福 ,诳耀流俗 ,

以取赀耳
”
[” ](卷十八),实属言之凿凿。对于违犯

者 ,处分也很重。如宋太宗在太平兴国元年 (公元

976年 )十一月
“
令诸州大索明知天文术数者 ,传送

阙下 ,敢匿藏者弃市 ,募告者赏钱三十万
”
[29](卷

十七)。 然而 ,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上述诏令的发

布大致均有其背景。如宋太宗严惩 卜者是在其利用

占卜登上皇位 10余天之后 ,而宋神宗申严占卜之禁

则是在赵世居案发之初。二是诏令并不一概禁止占

卜。如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十月所下诏令 ,明确规

定
“
除二宅及易筮外

”
,即将相宅、相墓、易占、卜筮

排除在禁止范围之外。所有诏令禁止的重点都在利

用占卜谋反这一方面。三是诏令并未严格执行。否

则 ,无须不厌其烦 ,一再重申。

其实 ,与前代相比,宋代对占卜的管理反而较为

宽松。唐、五代设有管理占卜的专门机构太 卜署 ,凡

属官府管理的占卜活动即所谓
“
卜筮正术

”
,一概不

许民间参与 ,民间不得收藏和传习有关书籍。宋代

撤消了太 卜署 ,所谓
“
卜筮正术

”
得以在民间流行。

当时虽无太 卜署 ,但通过司天监(元丰官制改革以

后称太史局 )培植包括 卜者在内的方技之士。北宋

初期的楚芝兰 ,即是一例。他
“
自言遇有道之士 ,教

以符天、六壬、遁甲之术。属朝廷博求方技 ,诣阙自

荐 ,得 (司天监)录为学生。以占候有据 ,擢为翰林

天文
”
[4](卷四百六十一《楚芝兰传》)。 何况历代帝王

无不利用占卜,并对精通所谓
“
占 卜之学

”
的人士礼

遇有加。如陈抟
“
来朝 ,太宗待之甚厚

”
[4](卷 四百

五十七《陈抟传》);“ 真宗优礼种放 ,近世少比
”
[39]

(卷五)。 如果说陈抟、种放毕竟是著名隐士 ,那么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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彦无非是个江湖 卜者 ,宋徽宗竟将他封为节度使。

最高统治者诸如此类的作为 ,对 占卜的盛行实有推

波助澜的作用。

宋代占卜盛行 ,具体原因虽多 ,但关键在于当时

社会流动的趋势增大 [40]。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

土地作为商品更多地投人市场 ,土地所有权的转换

频率明显加快。用宋人的话来说 ,就是
“
如今土地

一年一换家
”
[41](卷一《田蛙歌》)。 于是 ,在经济上

由贫而富者有之 ,由 富而贫者也有之。
“
今之富民

鲜有三世之久者
”
[辊 ](《上邱宪宗卿书》),正是当时

的社会现实。即使富豪也不免惧怕 ,“今日万钟 ,明

日弃之 ;今 日富贵 ,明 日饥饿
”
[们 ](卷七)。 与此相

适应 ,在政治上随着门阀制度的崩溃 ,“朝廷无世

臣
”
[13](《 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七),“无百年之家

”

[13](《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五),出 现了
“
略观贵途 ,良

鲜旧族
”
[仍 ],“显人魁士 ,皆出寒俊

”
[弱 ](卷一)的

局面 ,由贱而贵或由贵而贱的事均较为常见。加之

当时政局反复、宦海沉浮 ,官员休想只升不降 ,甚至

很难终身为官。难怪他们
“
常若逆旅人、将行者

”

[弱 ](卷四《志尚》),随时准备丢官还乡。由于不可

预料的因素增多 ,未来前途的未知数增大 ,人们出于

对由贫变富、由贱变贵的企盼和对由富而贫、由贵而

贱的恐惧 ,难免更多地求助于占卜。在宋代 ,那些据

说
“
能推人命贵贱

”
的 卜者 ,“ 其肆如市

”
、
“
其门如

织
”
,并
“
出人将相权贵之门

”
,完全可以理解。

还应当指出,土地所有权的转换频率的加快使

土地集中的过程提速 ,其结果是大量农民失去土地 ,

社会上的无业游民增多。他们急需寻找生计 ,做个

可望
“
其肆如市

”
,“其门如织

”
的 卜者 ,无疑是一条

较好的出路。难怪当时不少江湖 卜者出身无业流

民。前面讲到的张怀素 ,即是一例。此外 ,如号称
“
道人吉凶雅有验

”
的刘快活

“
不知何地人

”
。而
“
时

时言事多中
”
[zs](卷五)的风僧哥、刘跛子等人均不

时游荡于街头巷尾。在江湖 卜者中 ,因卖 卜而大发

横财 ,由穷变富者大有人在。如贫苦无告、
“
游术江

左
”
的蒋坚适逢

“
戊子科举 ,士人登其门如织 ,几获

钱百五千 ,从此小康
”
[12](支 甲卷十《蒋坚食牛》)。

有的岂止小康 ,实属暴富。王安石对此有所描述 ,
“
汴之术士若挟奇而以动人者 ,大祀、宫庐、服舆、食

饮之华 ,封君不如也
”
[2](卷三十二《汴说》)。 总之 ,

宋代买 卜者与卖 卜者的增多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社会

流动趋势增大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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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g】Dynasty lDivinaJon and society

· YANG Xiao-hong
(Sichuan Provincial Training Center for Higher Lρ arning Institution T0achers, Chengdu, Sichuan610068, China)

Abstract:In the song Dynasty, divination is widely exercised in all伍 elds of life by a11social strata,

even as a tool in pohtical struggle by a11pohucal f。 rces, and there is an increase in practitioners, books

and means of divination。  Among Ⅱnany causes for its popularity in the song Dynasty, the basic。 ne is the

increase in social rnob⒒ ity。

Key words:song Dynasty; divination; ilnperial exaⅡ lination; marriage; pohtioal struggle; social

mo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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